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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宝良
北郊农场原场长

□本报记者 张晶

“创一代”助农场走上腾飞路

1961年， 年仅20岁的路宝良初次
迈进占地15万亩的北郊农场， 当时的
他不曾想到， 而后40年中， 他始终和
这片土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甚至到
今天， 年近八旬的他仍旧牵挂着北郊
农场的点滴发展。

北郊农场位于回龙观 ， 近年来 ，
昌平区正全力将回龙观打造成 “双创”
社区 。 而早在 40年前 ， 路宝良作为
“创一代”，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摸索实
践。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创业，
就是把农场发展好， 做供给北京副产
品的主要基地。”

路宝良回忆道， 1978年， 北郊农
场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的机会， 多种
所有制的出现让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那年之后， 我们从亩产300
斤一下子飙升至亩产1000斤， 之后更
是发展到亩产2000斤， 尝到了发展的
甜头， 人人都干劲十足。”

接着便迎来了乡镇企业大发展 ，
当时北郊农场有一家国营奶牛场， 承
担着向全北京市供应牛奶的重任， 压
力很大， 于是北郊农场的奶牛场便将
一部分奶牛分给所辖6个乡镇的39个自
然村饲养。 路宝良说， 当时， 每个村
都建立了自己的奶牛场， 奶牛数量累
计超过一万头。 “除了主营的奶牛场，
我们还开设了砖厂、 化工厂、 活性炭

厂等多家企业。 有钱了， 大家的日子
都过得红火起来。”

裹挟在时代的浪潮中， 路宝良自
己也获得了不少成长和锻炼的机会 ，
他从北郊农场所属畜牧三厂的一名小
会计干起， 历任畜牧三厂副厂长， 北
郊农场财务科副科长 、 办公室副主
任 、 北郊农场副场长 、 场长 。 期间 ，
他不仅俯身一线干实事， 还自学考下
位列国内会计顶级证书之一的注册会
计师， 理论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面临改
革，时任北郊农场场长的路宝良在挑战
中抓住机遇，他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开
始全面向房地产业进军。“我们有15万
亩土地， 这是我们发展房地产得天独
厚的资源，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钱也不
够， 怎么办呢？ 我们便招商引资搞合

作。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收获了
利益， 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很多经
验、知识，培养了自己的人才队伍。”

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 想要盖楼，
首先要打好基础， 路宝良回忆， 当年
他们就是从基础建设干起。 修路、 引
水、 通电、 引进天然气， 这几件事路
宝良带领北郊农场上下从零起步， 先
是修通了从回龙观到天通苑的主干道，
接着又挖沟从清河水厂引来水源， 建
立22亩的变电站， 又引进高压天然气。
路宝良颇为自豪地说， 他们用了3年时
间， 做好了基础建设， 期间遇到大小
困难无数， 但都没能将他们击垮。

“我是场长， 15万亩农场， 50家
多国营企业， 1万名职工和3万名村民，
我都要对他们负责， 房地产开发涉及
上亿元的资金， 我更是不敢懈怠， 那

几年我的人基本就长在厂子里了， 经
常到了夜里还在主持会议。” 回忆起那
段峥嵘岁月， 路宝良十分感慨。

2002年， 年满60岁的路宝良 “激
流勇退”， 但是他的心依旧和北郊农场
紧密地连在一起。 “就拿北京黑猪来
说吧， 这些年， 我一直在关注着它的
发展。” 路宝良说， 他退休那年， 由于
各方面的冲击， 北京黑猪总存栏仅七
十多头， 为了保护北京黑猪这一我国
独有的种质资源得以延续， 北郊农场
投入了巨大财力、 物力和人力。 2006
年他们创建了 “黑六” 品牌， 2013年
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 经过这十多年
的努力， 目前北京黑猪已达到3万头的
生产规模 ， 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
“看到北郊农场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
道路， 我感觉非常欣慰。”

孙长清
东郊农场原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马超

与东郊农场同岁共成长

孙长清是东郊农场原党委书记 、
工会主席 ， 1954年东郊农场创建了 ，
那一年， 孙长清也出生了。

孙长清告诉记者， 创建的那段历
史， 他是听长辈说的。 最初， 东郊农
场所在地被规划为首都机场， 因为离
城区太近， 最后首都机场挪到了天竺。
既然不建首都机场， 空出来的地就被
建成了东郊农场。

可以说孙长清是与东郊农场一起
成长的。 他至今记得老一辈讲述的艰
苦创业的故事。 1954年， 最早的一批
创业者， 赶着一驾马车， 从城里过来
征地。 第一头牛， 是创业者坐火车去
东北赶回来的。 第一批奶牛是公私合
营的。 新中国成立前， 城区有奶牛小
场， 也就一两头、 三四头， 这时的牛
奶不是普通人家喝得起的。 新中国成
立后， 零散的养牛户入股， 统一放到
了东郊农场。 东郊农场也成为了北京
市第一个国营的畜牧场。

“如今东郊农场创建者， 最年轻
的也得八九十岁了， 很多人作古了。”
孙长清说。 他知道这段历史， 也是因
为农场建立56年时， 出了一本书， 当
初孙长清做了很多工作。

孙长清说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
东郊农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国际访华的友人大都来过东郊农场 ，

十年接待了几千名外宾。 那一段时期，
东郊农场作为对外的一个参观窗口 ，
也是行业内唯一的对外开放的窗口 ，
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北京和中国的一
个形象。 “这是东郊农场有别于其他
农场的地方。” 孙长清说。

改革开放后， 东郊农场经历几次
比较大的变化， 强调农林牧副渔综合
发展， 由单一的菜篮子、 奶瓶子， 逐
渐综合发展， 势头很猛。

1998年， 东郊农场改制为国有企
业， 划归当地政府。 同期， 北京市的
十多个农场全部经历了改革。

“北京农场的体制，从1958年人民
公社开始。 当时场社合一， 政企合一，
有两种不同所有制的，农场的编制是处
级，东郊农场66平方公里，在朝阳区是
东郊农场， 也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同

时管理管地面的农村。 计划经济年代，
这些统一归东郊农场党委管。 ” 谈及
1998年的改制，孙长清回忆说。

1998年东郊农场改制， 10万亩土
地划走了8万多亩给地方。 农场面临新
的发展， 是否存在成为一个话题。 当
时北京市领导决定保留东郊农场， 作
为国有企业， 技术和资源丰富可以留
下来， 建成北京的副食品基地。

经历了一段茫然， 经过徘徊和摸
索， 最终东郊农场探索出符合首都总
体经济发展规划、 也符合农场特点的
一条发展新路， 请人重新详细规划一
二三产业， 利用农场现有的土地资源
和地理位置优势， 发展符合首都总体
规划的房地产项目。

后来， 东郊农场又不断拓展， 南
边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科技园， 北边

与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合作开发了房地
产项目。 农场内部， 一产养殖业， 根
据朝阳城市化， 养牛、 养猪都迁移到
远郊区县， 或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
背景下转移出去了。 腾出的场地， 农
场寻求社会合作， 做房地产项目， 开
发做公租房、 两限房， 为首都市民解
决实际困难。 农场自身从中也取得经
济效益， 不断培养出了新一代农场职
工， 和首都经济合拍的新队伍逐渐发
展起来了。

“现在东郊农场，重新回到首农集
团第一军团， 整体收入和利润都不错。
我作为本地人， 随着农场建立出生，一
直到最后退休。我当时是在东郊农场党
委书记位置上退休的，也为东郊农场感
到由衷的高兴，希望东郊农场继续发挥
更大的作用。 ”孙长清说。


